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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李纪凡

  多位已逝明星的AI视频近期频繁出现

在短视频平台上。视频中，AI李玟表示“希

望你们都能活得很好”，AI高以翔称“你们

的每一个留言、每一份关怀我都感受到了”，

AI乔任梁也在跟粉丝们问好。

  但此类AI视频随即引起逝者家属的反

对，有明星家属要求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表

示严厉谴责并坚决抵制该行为。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用AI

“复活”逝者已经成了一门生意。受访专家建

议，AI“复活”已逝明星，包含着我们对于记

忆、死亡和个人权利的思考，无论在逝去的

亲人还是名人之间，都存在许多值得讨论的

伦理和法律问题。总体而言，科技发展的边

界应该在维护社会法治、保护个人权益和确

保伦理底线的前提下进行。

多位明星被AI复活

未经同意涉嫌侵权

  已逝明星被AI“复活”一事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和讨论。

  据媒体报道，乔任梁被AI“复活”后，其

父亲表示，已经看到网上传播的影像，不能

接受并感到不适，希望对方尽快下架，“他们

未征得我们同意，这是在揭伤疤”。高以翔的

家人也通过其生前经纪人表示，不希望高以

翔的肖像被他人任意使用，严厉谴责并坚决

抵制该行为，若不立即停止侵权行为，会采

取法律行动。

  记者注意到，3月16日晚，发布AI“复活”

明星视频的博主称：“因为用AI‘复活’已逝

明星涉嫌侵犯他们的肖像权，接下来，无法

随意替大家‘复活’明星了。”不过，该博主还

表示，会继续服务好那些希望通过AI技术

“复活”亲人的粉丝们。

  目前，记者在一些视频平台上仍能看到

已逝明星在AI视频中表达着他们的“想

法”。AI高以翔称：“听说我离开的这段时间

里，有人开始健身，有人学会了做饭……我

不在你们身边，但我一直在另一个世界陪伴

着你们。”AI姚贝娜称：“我去的地方还是能

尽情歌唱。”AI科比用英语表示：“很高兴以

这样的方式再次和你们相见。”

  在数字“复活”领域工作的吴庆（化

名）仔细翻看了AI“复活”明星的相关视频

后直言，这些所谓的AI“复活”明星，基本

属于简单的照片+通用的声音+通用的文

案处理，并不能达到“复活”逝去人个性的

需求。

  吴庆认为，被AI“复活”后的李玟、乔任

梁、高以翔等明星在视频里所说的话大意如

出一辙，比如AI李玟的台词：“在我离开这

个世界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你们的爱。”有

不少李玟的粉丝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制作

者并不了解李玟生前的遭遇。换句话说，上

述视频只是还原了某部分人或者某个人想

让大家看到的关于李玟、乔任梁、高以翔被

AI“复活”呈现的状态，而并未还原3位往生

明星自身的状态。

  “甚至可以说，制作者利用人工智能，把

一些已逝明星傀儡化，通过AI‘复活’他们

然后赚取流量。”吴庆说。

  调查中，多位受访业内人士向记者表达

了同样的观点：“AI‘复活’已逝明星事件的

本质，很可能就是某个AI团队或者个人的

炒作，博流量、未来甚至可能把各位明星的

粉丝当‘韭菜’收割。”

  吴庆解释说：“包括包小柏在内的真正

‘数字复活’案例中，是使用AI技术把故去

的往生者说过的话、使用过的文字、生前的

视频等元素录入电脑数据库里，并通过人工

智能进行学习、计算、归纳和模型化、最后进

行机械智能运算和预估生成新的元素，以达

到把往生者‘复活’的目的，委托人都是往生

者的亲人。”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

律系主任郑宁看来，为保障逝者的人格权

益，制作方只有经过逝者继承人的同意才能

进行AI“复活”操作。同时，制作方在利用AI

技术“复活”逝者时，还需要防止侵权行为的

发生，“比如制作出来的形象与实际偏差太

大，对用户逝去亲人的形象造成一定扭曲

等，则有可能侵犯逝者的名誉、肖像等相关

人格权益”。

  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提到，

未经近亲属授权生成的AI“复活”视频，无

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都已经侵犯了已逝明

星的肖像权益。近亲属可以向发布侵权内容

的网络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平台采取删除、

屏蔽链接等措施。根据民法典规定，若平台

未及时删除侵权内容，将对损害扩大部分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郑宁认为，未经授权使用他人肖像制

作AI产品本身就是违法的，如果还借机引

流、变现，就是连续性的违法行为，可以根

据网络安全法和《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

规定》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如果侵犯了

逝者的肖像、名誉、荣誉、隐私等，可以依

据民法典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

责任。

以名人效应打广告

980元可买门徒课程

  记者注意到，在相关视频下架之前，评

论区中有不少博主的置顶消息是AI“复活”

推广收徒、AI视频收费等话题。

  “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利用名人效应为

自己的产品打广告的行为。”北京京都律师

事务所律师常莎说。

  除了AI“复活”已逝名人，社交媒体中

也存在利用AI技术制作当红明星、历史名

人、各界翘楚的照片，效果甚至可以达到以

假乱真的地步，得到了众多粉丝的追捧，甚

至希望能够用来当手机壁纸、社交账号头

像等。

  记者按照上述评论区的广告推荐，通过

某电商平台联系到了相关客服，表示自己希

望获取一些名人素材发布到社交媒体上。客

服回应道：“我们提供的素材价格在48元至

298元之间不等，具体取决于您需要的内容

和质量。”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AI素材的用途，

记者随即问道：“你们给艺人的粉丝做过照

片吗？”上述客服表示：“所制作的图片都具

有高度观赏性，受到粉丝们的欢迎，但绝对

不会涉及诋毁或诽谤明星的情况，您可以放

心使用。”

  不过，对于记者“这样做是否合法？担心

侵犯肖像权”的疑虑，客服则反问：“您是自

己用吗？如果是自己用就不牵扯这些问题。”

  当记者进一步追问：“如果我想制作一

组以假乱真的已逝名人照片，是否可行？”客

服回答说：“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这个风险

比较大，因此收费标准会相应提高。”在记者

想要进一步了解相关业务时，对方似有警觉

不再回复。

  经过沟通，记者发现，发布AI“复活”明

星的视频，是短视频平台上这些制作者招揽

客户的一种方式，一些制作者的主页显示承

接“数字人”制作、“复活”已逝亲人等业务。

记者以AI视频潜在购买者或合作者的身份

咨询了这些制作者。一名制作者表示可以制

作已逝明星的AI视频，“只需提供已逝明星

的照片及想表达的话即可定制，30秒内89

元”。AI视频制作完成后，购买者可以发布

在视频平台上，视频制作者征求权利人同意

后也会发布在其账号上。

  还有此类团队在招学徒和代理。

  为深入调查，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私信

添加了某自称为AI复活师的社交媒体账

号。根据其介绍的AI复活师门徒计划，针对

不同群体如宝妈、白领、学生等，只要有意学

习AI技术、创业或干副业，就可以购买980元

的门徒课程。

  课程内容包括一本《AI复活门徒手

册》，掌握基础技术原理并学会使用AI复活

工具，赠送价值2999元的换脸课程。学完课

程后，学员可以制作逝者照片的说话视频并

用AI配音，该项目售价为198元。总部每天会

派发5至50不等数量的订单，每完成一个订

单可获得50元的分成。另外，想要学习制作

更为逼真的逝者视频并配上相似度很高的

语音，则需要支付19800元。据了解，付款方

式为直接支付，没有合同，课程在3天内就能

学完。

  此外，还有广告称，要成为AI“复活”代

理，需向其交980元，由该团队提供视频并制

作，代理在外接单，该团队向代理的报价是

价格表的6折，差价是代理的收益。

加强技术监管规范

必须坚守伦理底线

  采访中，有法律从业者提到，AI“复活”

已逝明星会产生一系列法律问题。

  有律师提出，对于已逝的公众人物来

说，未经授权，利用逝者生前留下的作品训

练AI工具、推出打着逝者名号的“数字人”，

可能涉及不正当竞争的问题。比如，使用乔

任梁、李玟等已逝艺人的作品训练模型并形

成付费作品的操作，可能超出了合理使用的

范畴。虽然用他人指定作品训练AI是否侵

犯著作权依然存在争议，但从不正当竞争的

角度来看，AI生成的作品和图像，的确会和

通过继承获得作品相关权利的近亲属产生

竞争关系，也有可能和艺人生前授权进行合

作的其他经纪机构、演艺公司的利益产生

冲突。

  “伦理是一切的基础，只有符合伦理

的科技，在法律的制约和监督之下，才能

有序发展和进步。”常莎说，在本人及其近

亲属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将艺人形象AI

化，可能造成对逝者的不敬、对亲属的精

神损害。

  “任何诈骗或侵权的违法事件，都有

具体的施害者，把握核心事实，运用现有

的法律规则予以追究。在此过程，AI其实

只是工具。”在郑宁看来，总体而言，科技

发展的边界应该在维护社会法治、保护个

人权益和确保伦理底线的前提下进行。数

字“复活”技术的推广需要更多的监管和

规范，既保证技术的创新，也要保障人类

的价值和尊严，“可以通过‘软法’比如行

业标准、企业自律行为等，在实际操作中发

挥规范作用”。

  郑宁还强调，签署合同也是重要的一

环，在合同中必须明确规定“数字人”的财产

权等权利属于个人而非企业。此外，合同还

应包括对违约责任的详细规定。如果发现合

作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应及时向主管部

门进行举报和投诉。这种举报可以帮助维护

整个行业的合法秩序，保障广大用户的合法

权益。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快递新规实施后，感觉没什么变化，快递员还是直接把快递放

在小区的快递柜里，没有提前打电话。”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刘先

生说。

  刘先生经常给家里的宠物犬网购狗粮，虽然将家庭地址作为收

货地址写得清清楚楚，但每次快递员都未经其允许就直接将快递放

在快递柜里。“快递新规实施后，我以为情况会有所改变，但现状依然

如此。”

  刘先生口中的快递新规，是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已于

3月1日起开始施行。快递新规明确：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经用户同

意，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快

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快递新规虽然已经实施半月有

余，但仍然普遍存在快递员不通知收件人就直接将快递投放至驿站、

快递柜等情况。有受访快递员表示，如果每一件快递都打电话通知收

件人或是送货上门，很难按时完成派件任务。

  那么，快递新规该如何落实？

  近日，记者以“快递新规”关键词在某投诉平台上进行搜索，出现

几百条“未执行快递新规”的相关投诉，其中以“不联系就直接放驿

站，不送货上门”的投诉最多。

  3月初，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女士网购了一份生鲜食品，可当日送

达时，快递员并没有电话联系陈女士，而是像往常一样将其放在了快

递驿站，随后将收件码发送到陈女士的手机上。

  然而不凑巧的是，陈女士当晚加班，下班回到家时快递驿站已经

关门。第二天，陈女士取回快递时发现，生鲜食品已经因为气温升高

而变质，无法食用。

  “送货上门可以让家里老人签收，有问题可以及时反馈，不好的

结果本可以避免。”陈女士说，她联系快递员，快递员说对快递新规不

知情。

  天津市民张先生说：“快递新规施行前，经常会出现网购时物流

派送信息显示已经签收，但快递却迟迟送不到自己手上的情况。快递

新规施行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每次都需要打电话不停

地询问。”

  “新规实施后，我家‘门口’依然在签收我的快递。”家住北京市朝阳

区的徐先生说，以前快递员经常把快递放在其家门口，然后他手机上就

接到一条短信“您的快递已由家门口签收”，如今，这样的情况仍在延续。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晓峰说，对于不通知收件人

即直接将快递投至驿站等违规行为导致的法律责任，快递新规已

作了明确规定，由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可

以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丽红律师表示，对于大部

分消费者来说，快递送上门是基本的期待。但也有一部分消费者认为，

只要能知晓快递物品的地点，放在驿站是更方便的选择。但对于快递员

来讲，如果每一个包裹都需要打电话，有时还会遇到收件人的电话打不通的情况，就会因为流程的复

杂化导致派单率降低，这是非常现实的痛点。

  “从行业角度看，快递公司的软硬件设施、管理水平和管理模式也不尽相同，有的快递公司有

着较为强大的技术支持能力和成本优势，再让利给快递员，可以保证送货上门；但有的加盟快递

公司则仍处在粗放管理阶段，不能确保快递员送货上门。”马丽红说。

  “快递新规施行时间尚短，还需要更多的观察样本。目前主要的难点并不在于让快递员努力

去满足消费者期待，而应从行业发展角度，通过快递新规督促企业提升管理效率。同时，企业还可

以通过向快递员让利和增加人力的方式消化新规带来的运营压力。”马丽红说。

  “快递不上门”是近年来快递行业的“旧疾”，消费者、快递员对此各有怨言，快递新规背景下，

二者之间的矛盾再次凸显。

  记者近日走进天津市某小区采访快递员周先生发现，他仍然将快件放在快递柜或驿站，且未

电话联系收件人。

  “公司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必须按照快递新规执行，如果依照新规硬性要求每单配送前必须

电话确认，我觉得无法实现。很多收件人的电话打不通，一直打电话联系只会浪费派送时间。”他

解释说，要是每单配送前必须电话确认，工作量将是以前的几倍，一天几百件快递，根本不可能完

成配送。

  还有多名快递员向记者吐槽：“执行新规后，以前30分钟送完的快递，现在要多花好多时间”

“甚至因为打电话太多导致手机号被限制使用”。消费者则称：“快递新规实施后，接到更多陌生电

话，觉得很烦”。

  “以前快递出问题了，最后责任都会落在我们快递员头上，比如一个快递放在了居民家门口，

丢了还没有监控视频，那最后只能我们赔。”某快递公司快递员李先生说，放在快递柜或驿站能够

更好地保障快递安全，这样对双方都有利，快递新规施行后，放在家门口的快递多了，丢件的概率

也会增加，而责任怎样认定，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说法。

  朱晓峰认为，快递行业适应新规需要时间。尽管新规已经生效半月有余，但快递公司员工培

训工作可能并未完全落实到位，加之基层员工业务繁忙、从业人员流动性强以及快递员之前的工

作习惯等，导致违反新规的投递行为仍大量存在；但如果对违规行为的处罚不及时，也会导致新

规难以发挥其规范快递行业的功能。

  “此外，还涉及快递企业外部的利益冲突问题，主要体现为快递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即快递服

务质量与服务收费标准之间的平衡。”朱晓峰说。

  马丽红认为，快递员是快递企业的重要资产，如果企业不能提升自己的管理效率，会导致快

递员的流失，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针对“新规的实施可能会引发价格战”的担忧，马丽红说，价格战本身也是一种竞争机制，可

以带来正面效应。在规模经济视角下，管理能力强、管理效率高的企业可以很好地平衡成本和收

益。总之，企业应该是落实新规的主体，并借此机会进行管理水平提升或转型。

  朱晓峰表示，快递企业应依据快递新规及时调整管理模式，以使投递服务质量的提高与派送

效率的适当降低符合实际，使快递员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不会导致工作强度过高。

  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完成1320亿件，实现业务收入1.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9.4%和14.3%，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90件。如此大量的快递投送量，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兼顾便

捷和效率就成了政策需要关注的焦点。

  对此，朱晓峰给出的建议是：就快递企业与消费者来说，快递服务质量应与相应的收益成正

比，快递企业不能因市场竞争的缘故不合理降低服务费收取标准，然后又为了节省成本而苛刻要

求快递员，使后者事实上难以依据快递新规要求投递快递。

  “新规在制定时已经充分考虑了快递行业健康发展与监管之间的关系，当快递公司违反规定

时，主管部门应依法及时处理，避免个别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情形蔓延为普遍现象。”朱晓峰说。

  马丽红认为，需要从其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角度进行兼顾。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快递新规调

整的初衷主要是要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考虑到消费者的多样需求，应给予消费者以选

择权，比如快递公司通过智能语音方式与消费者确认快递物品是否可以送到驿站，还是需要送货

上门。未来如果送货上门成本更高，可以通过市场调节机制解决价格问题。

  “对于快递公司而言，应着眼于提升管理效率和管理能力。快递员本身应提升职业素养，尽量

满足消费者需求，更应避免对投递物品的损坏等行为。同时，消费者也应多体谅快递员栉风沐雨

的辛苦，多给予他们理解和宽容。”马丽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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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复活”未获逝者家属同意 目的是为推销相关课程

“复活”已逝明星在网上成了一门生意
  ● 多位受访业内人士表示，AI“复活”已逝明星事件的本质，很可能就是某个AI团队或者个人的炒作，博流量、未来甚至可

能把各位明星的粉丝当“韭菜”收割

  ● 购买980元的门徒课程，内容包括一本《AI复活门徒手册》，掌握基础技术原理并学会使用AI复活工具，赠送价值2999元的

换脸课程。想要学习制作更为逼真的逝者视频并配上相似度很高的语音，则需要支付19800元

  ● 科技发展的边界应该在维护社会法治、保护个人权益和确保伦理底线的前提下进行。数字“复活”技术的推广需要更多

的监管和规范，既保证技术的创新，也要保障人类的价值和尊严，可以通过“软法”比如行业标准、企业自律行为等，在实际操作

中发挥规范作用

漫画/高岳


